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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子令下，全民配婚
女媒官被迫牵线
良缘背后竟是惊世阴谋
极具看点的古代媒婆生存实录
斗智斗勇的爱情权术战
 

内容简介

第一女媒官南山是全长安的活户籍，掌握着所有男女的姻缘命运。皇帝下令要婚配，臣
子不能不从。适龄男女不婚配则死，原本欢快的红娘业务却面临着大祸临头的危机——
南山却又何故淡定？昔日故人裴渠的出现，又让南山卸下那张媒官面具。她究竟是何人
？一纸配婚令的背后是皇权争夺和内卫暗杀的大网，欢脱背后是步步为营的阴谋，而这
一切才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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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熙之，人气作家。能吃爱吃会吃，人称“三痴”公公，简称赵公公。代表作《配婚令
》、《古代贵圈》、《两袖清风探花郎》、《半子》、《求女》等。2015年代表晋江文
学城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网络作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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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赵熙之的写作，有着同类型小说中不可多见的严谨和细腻；这种特质，将传统与网络、
现代与古代的界限消弥于无形之中。特别是语言，古风盎然又冷峻简洁，与题材实现形
式上的高度统一。其行云流水般的叙述，填补了古今文学题材的空白；而以此为背景的
恩怨情仇，曲折生动，引人入胜。

——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词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他偏要卖菜
  人间余月，天气早早热了起来，满城牡丹在这烈日炙烤下也萎顿了下去，摆出一张张
臭脸昭告天下——不高兴，离我们远点儿。
不高兴的不止这些娇气的家伙，还有举国上下适婚的男男女女。
虽都是不高兴，但人与花不高兴的缘由到底有差别。
适婚男女青年们心中不爽的主因是皇帝陛下的一道配婚令:但凡到了年纪的青年男女，半
年内必须自行婚配，不然到时候官媒上门逮着你就乱凑对，到那份上，个人意愿统统靠
边站！
身为大地主阶级代表，皇帝陛下的想法朴素又实际——急缺劳动力，田地又荒了，朕不
能等着饿死，小青年们别整天唧唧歪歪，到年纪就赶紧成亲生孩子，多为朕贡献生产力
。
初衷很美好，但政策落实起来连月老都要愁哭，哪是人干的事？！
一翻户籍，居然有这么多未婚的男男女女，这些孩子和这些孩子的爹娘到底在想什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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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各地的官媒衙门一时间都是满满怨气，长安尤甚。天子脚下，自然要做表率，地方上的
衙门也许能偷个懒，京都的⋯⋯还是不要做梦啦。

南山坐在一群怨气冲天的媒官中间，打了个哈欠。
她很想睡觉，可没法睡，周围嗡嗡嗡的抱怨声吵得她脑壳疼。
撮合婚事也分三六九等，在这非常时期，首先要照顾的自然是士族权贵家的男男女女。
为确保这些人能闭上金贵又啰嗦的嘴安安分分接受半年内成婚这个现实，就必须保证优
质资源都在阶级内部先消耗掉。
南山装模作样思索了一个上午，只为了给一个叫裴渠的家伙找对象。
这位仁兄家世太显赫，按门当户对的标准，举国上下能配给他的女子不多。按理说选择
面这么窄，应是很好挑选的，南山犯不着海里捞针在这茫茫户籍中寻找。
可不这样的话，还能怎样呢？
这位仁兄从番邦回来半个月内将长安城中合适的士族女子拒了个遍，甚至还拒了个小郡
主，理由是——欠缘分。第一章 他偏要卖菜 人间余月，天气早早热了起来，满城牡丹在
这烈日炙烤下也萎顿了下去，摆出一张张臭脸昭告天下——不高兴，离我们远点儿。
不高兴的不止这些娇气的家伙，还有举国上下适婚的男男女女。
虽都是不高兴，但人与花不高兴的缘由到底有差别。
适婚男女青年们心中不爽的主因是皇帝陛下的一道配婚令:但凡到了年纪的青年男女，半
年内必须自行婚配，不然到时候官媒上门逮着你就乱凑对，到那份上，个人意愿统统靠
边站！ 身为大地主阶级代表，皇帝陛下的想法朴素又实际——急缺劳动力，田地又荒了
，朕不能等着饿死，小青年们别整天唧唧歪歪，到年纪就赶紧成亲生孩子，多为朕贡献
生产力。 初衷很美好，但政策落实起来连月老都要愁哭，哪是人干的事？！ 一翻户籍，
居然有这么多未婚的男男女女，这些孩子和这些孩子的爹娘到底在想什么心思？！
各地的官媒衙门一时间都是满满怨气，长安尤甚。天子脚下，自然要做表率，地方上的
衙门也许能偷个懒，京都的⋯⋯还是不要做梦啦。
南山坐在一群怨气冲天的媒官中间，打了个哈欠。
她很想睡觉，可没法睡，周围嗡嗡嗡的抱怨声吵得她脑壳疼。 撮合婚事也分三六九等，
在这非常时期，首先要照顾的自然是士族权贵家的男男女女。为确保这些人能闭上金贵
又啰嗦的嘴安安分分接受半年内成婚这个现实，就必须保证优质资源都在阶级内部先消
耗掉。 南山装模作样思索了一个上午，只为了给一个叫裴渠的家伙找对象。 这位仁兄家
世太显赫，按门当户对的标准，举国上下能配给他的女子不多。按理说选择面这么窄，
应是很好挑选的，南山犯不着海里捞针在这茫茫户籍中寻找。
可不这样的话，还能怎样呢？ 这位仁兄从番邦回来半个月内将长安城中合适的士族女子
拒了个遍，甚至还拒了个小郡主，理由是——欠缘分。
裴家长辈无可奈何发了话：“良家女子即可，只要看得顺眼。” “看得顺眼！说得多轻
巧，哪家娘子愿抛头露面给他看哪！有标准不如没标准活该一辈子——”当时给裴家说
亲的三品媒官回来后气急败坏，硬生生咽下了最后几个字，紧接着恶狠狠道：“且等，
等半年后看他还能怎么挑！” “哦，他还可以出家当和尚。还有，愿意抛头露面给他看
的长安娘子的确数不胜数，至少可以从这排到辅兴的胡麻饼铺子，诶，又饿了。”另一
个三品媒听对方抱怨完，直截了当又可恶地用食物暂停了这个难题。
这难题一直悬着，最后丢给了南山。



南山虽只是个九品媒，却是小有名气，且有个外号叫“活户籍”，意思是她已将户籍背
烂在肚子里且能随时更新，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禽兽。
都说南山如果不是女儿身，定能有大出息，也不至于和一群人窝在这官媒衙门里挣跑腿
饭吃。但南山却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长了一张人畜无害的脸，不跟人结仇也不跟人
掏心窝子，看着傻呆呆老好人样，事实上是个人精。
南山不爱吃东西，不爱吃东西的人大都内心强大，无坚不摧。
故而她中午又是什么都没吃，径直就从官媒衙门出发了。 她将十几卷美人图塞进包袱，
此行目的地——洛阳城。长安到洛阳不远，脚程快些，骑马也就一个昼夜。可南山雇了
辆破驴车，颠簸着到了洛阳，已是第三日中午。 南山赶到洛阳，找的正是这位裴公子。 
进了定鼎门，东边第三街再往东，自南向北第一坊，称作归德坊的，便是这位裴公子当
下住的地方。 裴氏一族出过无数显贵，有将军有相公，皇后贵妃更是不能少，门楣可谓
十分显赫。裴渠在同辈中排第七，家学渊博，才情惊人，十几岁年纪便入了秘书省，和
南山差不多，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禽兽。 得苍天眷顾的人生便是如此了，可没想到，这位
仕途一片光明的裴家七郎，却在名头最盛的时候只身去了番邦小国，九年过去，如今回
到故里，已近而立之年，却依旧孤家寡人。
除却在婚娶之事上的古怪，他归国后的一切动向更是奇怪。 裴渠归国之后未回长安本家
，反倒独自跑去东都洛阳寻了个小宅住下，不关心朝政时局，只惦记着府里的几分菜田
。没错，君子不爱朝堂，不爱书本，不爱女人，迷上了种菜。
裴君恐怕是在穷困潦倒的番邦小国吃不饱穿不暖，不得不自力更生，将自己修炼成了一
代种菜大师。
君子在异国他乡既要读书，还要教书，甚至还得种菜浇水施肥，真是令闻者流泪。 南山
想，不知裴渠是风雅地种菜呢，还是粗犷地种菜？她背着包袱一边在坊间穿行，一边思
索，还得一路寻找裴府的具体位置。 天气的确很热，南山抬手擦了擦额头的汗，忽地耳
朵一动，她双脚陡然离地往旁边一跳，眼见着就有一盆水自楼上浇了下来。 “哎呀！” 
南山循声抬头望去，只见一位刚沐完发的妇人探出头来，笑嘻嘻地望着她：“郎君避得
好快，奴也是一时粗心，实在对不住，还望不要怪罪。” 南山既已经避开了，也无心怪
罪她，只打算继续行路，可后面却有一大哥嚷嚷道：“不看清楚便往下倒，这回是这小
郎君避得快，换下回呢？淋了人一头一脸的，你说声对不住就完了，被淋到的人多闹心
哪。” 南山循声看去，只见那大哥挑着担子，前后两个筐已是全空。
那妇人瞅瞅挑担大哥，嘀咕道：“这位郎君看着⋯⋯似有些眼熟呐。” “当然眼熟，我
便是上月被你的沐发水泼到的倒霉蛋！”大哥说话间摆了一张不大高兴的脸：“亏你还
认得出我，倒沐发水这事儿也不见你长记性！” 这位大哥膀粗腰圆，看着颇有些唬人。
妇人一时间有些愧赧，正琢磨着该说些什么，大哥又道：“你下回记住了，一定要瞅清
楚再往下倒。再给我发现，我便揪你去坊正那里说去！今日我甚忙，便不与你计较旧事
了！” 他说着挪了挪肩上的竹扁担，继续往前走，行至南山面前还停下来瞥瞥她，一双
火眼金睛立时瞧出穿着男装的南山其实是个女人，却也不揭穿：“小郎君是刚到洛阳？
去哪儿啊？” 南山脸上登时添了几分笑容：“裴七郎府上。”
“噢。”挑担大哥意味深长地应了一声，又问：“郎君找裴七郎作甚？”
南山的余光从他挑着的竹筐上收回，不答反问：“兄台或许是裴府的人？” 挑担大哥刚
想问何以见得，偏头一瞅，看到了竹筐边挂着的小漆牌子，上头正是端端正正写了个“
裴”字，简直是自报家门嘛。他笑了笑，同南山道：“我确实是七郎府上的，不知道小
郎君寻我家七郎有何事？” 南山也不绕弯子，只道：“实不相瞒，某是长安官媒衙门的



媒官，来给你家郎君说亲的。”
挑担大哥挑挑眉：“七郎这会儿在集市卖菜咧，我方才便是给他送菜去的。” 卖菜？ 南
山低头轻咳一声：“某只知七郎才华横溢，却没料郎君还能放下身份去集市卖菜，真是
别有一番君子气度啊。”
挑担大哥直白应道：“七郎不过是不小心种多了，又怕吃不完会坏掉罢了。” “君子不
浪费食粮，倒也是美德。”南山眯眼笑，“若是做了哪家东床，岳家恐是要高兴坏了。
” 挑担大哥却有些故意要在南山面前毁坏裴七郎形象似的：“不不不，七郎说他只是小
气惯了。” “如此谦虚还会自嘲，七郎果真⋯⋯”南山作为一介媒官，当然自动忽略大
哥的故意抹黑，将话往好里说。 结果挑担大哥斩钉截铁地打断了她：“就是小气。”
南山突然不说话了，她低头挠了挠太阳穴，才又问道：“那郎君何时回府？”
挑担大哥居高临下瞥她一眼，说：“那可要等到闭市了。”
这才开市不久，要等到日入时分闭市，还有不少时候。 既然此时主人在集市而不在府中
，那南山此时去裴府也必然是扑个空，更没有说在府上等主人回来的道理。
南山道：“既然如此，某便晚些时候再去府上拜访罢。”
挑担大哥略撇了撇嘴，礼节性地同南山道了别，转头便挑着担子走了。
南山目送他背影离开，略略一想，转头便绕出归德坊，径直往定鼎门东大街集市去了。
一路上蝉鸣声依稀可闻，槐柳成阴，不起眼的榆树花缀在枝叶间似乎也要开败。 南山渴
坏了，便在街边囫囵喝了一碗凉凉的杏酪对付，她喝完低了头正掏钱袋子，忽闻得街边
有人嚷道：“裴家七郎今日又来卖菜啦！”
南山循声不慌不忙起身，将钱结在桌上，眼看着一帮子人往东边街市跑了。 伙计探出头
来一瞧，竟同外地人南山解释道：“也是稀奇事情，这位官家郎君又不差钱，偏生不顾
身份跑到这里卖菜，也不知是如何想的。倒是便宜了洛阳城的一众娘子庶仆，买菜还能
瞧见这么俊的郎君，可不开心么？听闻这裴七郎脾气还好得很哩，就是不知为何还未娶
亲，实在难猜呐！” 南山听他这样说，索性又坐了下来：“我还要喝一碗——”她顿了
顿：“凉水就好了。” 这一碗寡然无味的凉水她喝得悠悠自在，直到日头往西歪了许多
，她才施施然起身，心旷神怡地打了个哈欠，背上她的包袱，出了铺子往东边去。
已有贩子开始收摊，南山不急不忙往前走，最终在一个胭脂水粉摊前停了下来。 视线所
及，是个正在收拾剩菜的一个青年男子。地上只剩了几根莴苣和几把菠薐菜，他一点也
不舍得丢掉，发倒是拿了个布袋子将菜都收了进去。
南山看着他低头的模样似乎是愣了一愣，却是不明显。 她浅吸一口气，笑意吟吟地走到
了那男子面前。那男子刚收拾好东西，甫向前看，便撞上了南山的目光。
南山觉得这一刻时间悠长，她抬了头正视他，脸上绽出一个笑来，声音在这热闹街市中
听起来平平静静：“足下可是⋯⋯裴家七郎？”
此时日头西下，闭市的八百下鼓声忽慢悠悠响了一声，还剩七百九十九下，催促着人们
离开。 裴渠的青灰衣衫看起来毫不起眼，似已穿了许久却又不失清爽雅致，尽管和两筐
菜溷了一整个下午，此时却也干干净净，半点尘土气也无。 南山见他迟迟不答，低下头
再看他的手，那手当下正抓着一个布袋子，指节修长有力，指甲也修剪得圆润干净。
她傻乎乎地看得有些愣，闭市鼓声又响了一下，将她神智悉数拽回。
这才听得裴渠答道：“正是裴某，敢问足下如何称呼？” 南山于是仰起脸回道：“某是
长安官媒衙门九品媒官南山，闻得郎君不在乎身家背景，只求一有缘人，故而前来想与
郎君商议一番。”
裴渠神色温和疏淡，说不上排斥也谈不上欢迎，只道：“裴某何时说过这样的话？” 何



时说过？是了，文人都爱揪字眼儿，哪怕心里是这个意思，只要没一字一句开口如此说
过，便能不算是他说的。 一句话堵得南山不知说什么好。她原本伶俐的口舌今日发挥起
作用来却总是不顺当，大约是离了长安地界，到了洛阳便水土不服了？ 鼓声在两人话音
话落间不断响起，像催命符似的讨厌，却成了南山转移话题的好理由。她道：“眼下将
要闭市，郎君不如边走边谈？” 裴渠原本也是这样打算的，故拎着那装了剩菜的布袋子
，同南山一道往西走。路上尽是匆匆赶路的商贩，唯他二人走得悠闲。暮光将人影拖了
老长，蝉鸣声委顿了下去，槐柳随风招摇，南山忽然不合时宜地打了个喷嚏。
她低头揉揉鼻子，道了句：“抱歉抱歉。”
裴渠看了眼她侧脸，却又转回头，淡声问道：“南媒官这般年轻，如何会做媒官呢？” 
“家中有亲戚便是做这个，某觉着好玩，便跟着做了。”她说得轻轻松松，姿态是十足
的小孩口气，正符合她十七八岁的年纪。 这年头想做媒官并不难，背景干净，有人引荐
，背得下户婚，通得了人情，再有些其他小本事则更好。 媒官媒官，虽也与“官”字沾
边儿，却并非正儿八经的官。哪怕朝廷开恩给了衙门，甚至还给赐了品级，但那品级也
不过听着唬人，实际一文不值。
裴渠注意到她说话间措辞语气的变化，微垂了眼帘又问：“爹娘也同意么？” “爹娘已
不在了，某如今同乳娘一起住，乳娘并无意见。”南山呱啦呱啦说完这些，陡然意识自
己到对裴渠而言不过是刚见了面的陌生人，许多话并没有必要说得太明白。 她及时住了
嘴，正要反问裴渠一些事时，裴渠却道：“南媒官从长安赶来，今晚打算在哪里落脚？
” 说话间两人已拐进第三街，眼见着就要到归德坊。此时日头已隐去了小半张脸，闭坊
的鼓声也响了起来，坊卒千篇一律地一下下敲着鼓，催促着路人赶紧回家。 南山又恢复
了先前的生疏姿态，回道：“某在归德坊中寻一客栈住下便是，郎君赶紧回去罢，明日
某再登门拜访。”
“坊中原是有间馆舍，如今却关了。”裴渠语声温温和和，却着实给南山泼了一盆冷水
。
坊门将锁，夜禁后不得出坊，不然得作犯夜处置。
南山于是顿住步子，脸上微微起了难色：“那⋯⋯” 裴渠似能看穿她心中一点鬼心思，
忽然极顺她心意一般说道：“倘若不嫌弃，裴某教府中管事收拾出一间客房来，南媒官
住下便是。” 南山从善如流，也不推拒，客客气气说：“叨扰。” 裴渠带着南山进了府
，迎面便撞见今日中午南山遇见的那位挑担大哥，南山一问才知这大哥乃是裴渠的一名
长随，唤作石庆，已跟了裴渠多年。
石庆缠住南山“叙旧”，那边裴渠却是先行一步去换衣裳了。
待裴渠走后，石庆才道：“我带南媒官去挑屋子，可好？ 南山将包袱换了个手提着，点
点头，跟他往里去。此时夜幕低垂，坊中鼓声已尽，檐下灯笼闪着微光，廊屋过道中抹
得是一派洁净。石庆骤然停住步子，转过身来：“我家郎君极爱干净，南媒官记得到廊
屋要脱鞋。” 南山二话没说将鞋脱了，只穿着白足袋便跟着他往里去。 南山走路是一点
声音也没有，石庆觉着后面跟了只鬼一般，阴恻恻的，不由脖子一缩，扭过头看了她一
眼。他想起南山白日里避开从天而降的沐发水时那敏捷的反应，竟觉得这小小媒官大有
来头。 南山很识相，挑了间极狭小的屋子，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一张靠角落放置的寝
床，没有帐子，床上的蔺草席似乎刚洗刷曝晒过，味道干干净净。 石庆说：“南媒官不
必客气，若需要什么尽管问我要便是。”他话音刚落便走了，越走越快越走越快，直至
撞上了换好衣裳的裴渠。
“哎呀！”石庆站定，又小声说道：“七郎可觉着这位小媒官有些可疑？”



裴渠却叮嘱他：“勿要多嘴。” 石庆将这话题搁在一旁，又道：“徐少卿说是要到洛阳
来，却又不知是什么时候，可要提前收拾间客房出来？” “好。” 石庆得了话便转头去
忙活，裴渠却是径直穿过了走廊，在廊屋过道尽头看到了南山的一双鞋。姑娘家的鞋尺
寸并不可观，一路风尘仆仆赶来，鞋面也不能说干净。
裴渠低头看了会儿那鞋，犹豫了半天，竟俯身将其拎了起来。
而此时南山正在屋内整理她那十几卷美人图，天下人各有长相，若非要讲求一个缘分，
那眼缘大约排在第一位。而样貌好一些的，在这件事上兴许能获得更多优待。故而她带
了一堆，画的全是美人儿，只愿裴七郎有相看得上的。 但说实话，对于说成裴家这门亲
事，南山并没未抱有太大指望，因她原本就不是揣着必胜的决心来的。她口舌虽还算伶
俐，却绝没有到厉害的地步，何况对方还是不好游说的裴家人。 再者说，一个男子至二
十七八仍旧未婚，想必自有打算，旁人的干预其实大多都是无用功。 南山将东西整理好
，走出房间，在走廊里身心舒展地伸了个懒腰。暮色四合，很是静谧，院中是难得的好
景致。然她却忽地弯下腰，两手迅速一合，“啪”地一声，一只被拍扁的蚊子老老实实
贴在她手心里。 南山靠近了吹了吹，想要吹走附着在手心里的蚊子尸体，此时却忽有一
双鞋放到了自己面前的洁净地板上。 南山登时有些愣，她觉得这情形有些似曾相识，竟
无端地令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她直起身再抬起头，便看到暮色中裴渠的一张脸。
“鞋不要乱放。”他言简意赅，“该用饭了。” 南山的肚子空空如也，但她一星半点进
食的欲望也没有。手脚麻利地套上鞋子，麻木地跟着裴渠一路到了中堂，她只见其中摆
了矮几，上有饆饠、胡麻粥、蒸菠薐菜、煮莴苣，甚至还有简单炒过的菌菇。
看来裴渠确实节俭，卖剩下的菜拿回来迅速烧了当作晚饭，全不浪费。 南山在下席坐了
，待裴渠开动后，这才动了筷子。她心底里当裴渠是个小气鬼，一口饆饠咬下去发现是
樱桃馅儿还愣了愣。 樱桃如荔枝一般，在两京之地可是格外稀罕名贵的呀！ 虽高热烹制
过，那樱桃却还是原先的鲜嫩颜色，看着极是诱人，但南山刚刚亮起来的眸光却倏忽又
黯了下去。她将那樱桃饆饠吃了，喝了一碗胡麻粥，又吃完菠薐菜和莴苣，最后毫无节
制地将一碟子菌菇倒进了胃里。 碟子吃得干干净净，肚皮如愿以偿地鼓了起来，她忍着
不打嗝，一双水亮的眸子转了转，目光在这并不十分亮堂的屋子里打量了一番，正巧撞
见裴渠看过来的目光。裴渠也只是一淡瞥，随即又低了头吃粥。 南山觉得自己等了许久
，才等到裴渠将这顿饭吃完，她腿都要跪麻了。待裴渠起了身，她也从垫子上站起来，
甚至不落痕迹地迅速揉了一下小腿。
裴渠先出了门，南山紧随其后。裴渠道：“今晚夜色很好。”
君子总说些没头没尾的话。
南山看一眼又细又弯不起眼的月亮，心想也不过如此，实在算不上是好夜色。 她因走在
裴渠后面，故而也没那么拘谨，连走路姿态都不免随意了些。她壮着胆子忽问道：“郎
君为何这年纪还未婚娶呢？”
裴渠轻松却又认真地答她：“裴某又为何一定要婚娶呢？” “因到年纪⋯⋯”南山话还
没说完就及时止住了。到年纪便要成亲生子，这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道理，但单单这理
由却似乎并不能站得住脚。 这话题实在有得聊，细想其实又没什么好聊，南山自觉闭了
嘴，前面的裴渠却停住了步子。 “南媒官穿男装看起来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年纪这样小
，当真清楚男女婚姻的要义么？” 这话贸一听有些小瞧人的意思，南山却也不恼，抬手
揉了揉鼻子，几不可闻地嘀咕了一声：“本也就没什么要义。”
裴渠借着亮光有限的灯笼看清楚她用左手揉鼻子，方才吃饭，她也用左手握筷子。
毫无疑问，南山是个不折不扣的左撇子。



南山注意到他投过来的目光，却是分神又打死了一只蚊子，她出手极快又准，简直是个
打蚊子老手。 蚊子遇见了这么高明的对手，连自叹命途蹇促的机会也没有就成了蚊子鬼
，实在不幸。南山手心里有血，混着蚊子尸体越搓越脏，她搓着搓着竟觉得心中闷了一
口气，仿佛一双手怎样也搓不干净了。
她低着头打了声招呼，称时辰不早不便再叨扰，说完就转过身朝西边廊屋走去。
弯月如钩，透过窗子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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